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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了民族的人世情
□岳 峰

——由闵惠芬二胡专辑《凤吟》说开去

带着某种期待，播放了这

盒封面上隐现着一只仰天长歌

的凤凰画面的二胡光盘。渐渐

地，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悲凉和凄

然：一只琵琶轻拢慢抹的引奏

下，悲声低诉的二胡声从弓弦间

哀婉流出：“我今独抱琵琶望，

尽把哀音诉，叹息别故乡，唉！

悲歌一曲寄声入汉邦。”胡声

琴语，句句慢，声声断；低眉惆

怅，举目茫然；活现一汉家宫女

孤身只影荒漠间；一步步，一回

头，诉不尽生死别离胸中怨。这

琴声，如梦似离，如吟似叹，勾

魂引魄，低迴婉转；只觉得，魂

牵梦绕，余音绕梁总难尽；方才

知，人间何会有“感天地、泣鬼

神”之放言。这便是闵惠芬二胡

专辑《凤吟》的开篇：“昭君出

塞”。

冷静之余，不觉心生思绪？

余识二胡卅余载，又常以此业

为生，听得看得的名人妙曲成

十上百。少壮时，曾被不少名曲

高手拨动心弦：或喜或悲、或怒

或怨、或奇或狂，而今已人过天

命，凡事皆趋于平淡，很难再被

胡琴上的旧曲新调撩拨得寝食

不宁，今又缘为何故，直发少年

痴狂，是曲调的天籁之音，还是

演奏的鬼使神功，诱得久违了的

情怀一任倾泻。

自此十日有余，便对这张光

碟反复聆听，辗转回味：“昭君

出塞”中的凄美哀怨，“宝玉哭

灵”里的世态悲凉，“打猪草”

的两情相悦和“夜深沉”的苍凉

悲壮，一首首，透视着演奏者不

凡功力，一幕幕，映象着人世间

悲欢离合……这是一张二胡演

奏的问鼎之作！一把胡琴，拉出

了一个民族的人情和世情。

  初识闵惠芬，仰慕于她

的二胡技艺。那是卅五年前的

中学阶段，大街小巷的广播喇

叭里传出的二胡曲《喜送公粮》

（顾武祥、孟津津曲）《红旗渠

水绕太行》（闵惠芬、沈利群编

曲）充满着蓬勃朝气，激发我辈

对二胡这件乐器的兴趣和向往。

知青时期，如泣如诉的《江河

水》（东北民间乐曲 黄海怀移

植），引领青少一族起早贪黑，

发奋苦练，手上的老茧剥了一层

又一层，新买的唱片磨烂一张

又一张，为的是追求那“仇深似

海”的二胡琴声。大学期间，是

那引人入胜的《新婚别》（张晓

峰曲），气势恢宏的《长城随想》

（刘文金曲），诱得我等在二胡

艺术的道路上不离不弃、无悔

无怨。可以说，这种一代二胡人

的“闵惠芬情结”很具有代表性

意义。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闵

惠芬的二胡艺术，就像是二胡

征程上的一座灯塔，激励着一

代代人的二胡梦，照亮了一批批

人的学琴路。她的智慧、才华和

技艺，已深深融入了千万个后学

的二胡生命之中，形成持久而深

远的艺术影响力。

再识闵惠芬，折服于她的

艺术佳境。如果说，当年江南水

乡小镇湾斗里的那个小姑娘，

对二胡的敏感和痴迷是出于天

赋；青年时在全国大型二胡比

赛中一举夺魁是出于才华和技

艺；中年时代名扬天下是由于

突出的影响和贡献，那么，不惑

之后的闵惠芬，其琴声由外放

至内敛，由极致到从容，已出神

入化，渐入佳境。从《江河水》

的人间悲切，到《洪湖心愿》的

浩然正气；从《新婚别》的柔肠

寸断，到《长城随想》的雄浑壮

丽；从南音谐谑的《寒鸦戏水》

（潮州筝曲，闵惠芬改编），到

北族狂放的《赛马》（黄海怀

曲）一曲，闵氏琴韵，以穿越时

空的超然魅力，演绎着一个民

族的气质和魂魄。

又识闵惠芬，感怀于她的声

腔琴风。20世纪的二胡艺术，群

星璀璨，熠熠生辉，可歌可书的

二胡名家不在少数，但依笔者之

见，上个世纪二胡演奏艺术独

树一帜、卓成大家的当属三人：

阿炳、蒋凤之和闵惠芬。这三

位演奏大师各具特色的二胡琴

风“说”“吟”“唱”，构成了20

世纪二胡演奏艺术风格的三原

色。相对于阿炳民间二胡琴风的

“说”，蒋凤之文人二胡风格的

“吟”而言，闵氏二胡之所以脱

颖而出，就在于她那无人能及

的二胡之“唱”。这歌唱般淋漓

酣畅的二胡琴风，应着六、七十

年代时代颂歌的需求，一经问

世便一路高歌而势不可挡，成

为20世纪下半叶二胡琴风的主

流，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二胡演奏

风格的行程。

闵氏琴风的二胡之“唱”，

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

闵氏二胡，来自民歌和时调的

滋养而多于“歌唱”，如《春诗》

（钟义良曲）《红旗渠水绕太

行》《洪湖人民的心愿》（闵惠

近日，上海国乐研究会应

古筝演奏家焦力邀请，在成都

市唯乐音乐厅举办了名为“丝

竹雅韵”的江南丝竹专场演

出。

“上海国乐研究会”是由

已故的中国著名民族器乐演奏

家孙裕德先生和他的音乐同

伴们于1941年在上海创立的。

该会的前身是‘友声旅行团国

乐组’。上海国乐研究会在成

立后，多次在上海兰心大戏院

举行公演及其他各种性质的

演出。1947年该会又在孙裕德

先生的带领下去到美国演出

60余场，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

的业余音乐团体。孙裕德先生

因此被当时美国的报纸誉称为

“中国的音乐大使”。上世纪

80年代，该会在孙裕德先生之

女孙文妍女士的带动下重新开

始活动。目前其成员由音乐院

校专业教师、专业乐团演奏员

和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乐爱好者

共同组成，平均年龄在70岁左

右。

演出当晚，老先生们为成

都观众奉献了传统江南丝竹曲

目《中花六板》《欢乐歌》《凡

忘宫》《云庆》和《行街》。中

正平和的仙乐给成都当地听

众感受到江南丝竹的优雅、温

润。昆曲《朝元歌》演唱者和

丝竹乐队的默契配合，展现了

江南丝竹的曲目来源的多元

化。

笛子与乐队《鹧鸪飞》和

二胡与扬琴《二泉映月》，体

现了笛子演奏者乔忠芳和二

胡演奏者杨平生两位老师的

高超演奏技艺和对音乐的深

刻理解。孙文妍也共同演奏了

从江南丝竹改编的古筝三重奏

《月儿高》和唐曲《泛龙舟》。

作为尝试性的演奏，唐曲《泛

龙舟》把听众仿佛带到了1400

年前的唐朝，给大家耳目一新

的感觉。整场演出孙文妍作为

主持人和讲解者，为听众介绍

了江南丝竹的渊源、发展和各

种曲目。使听众们全方位地了

解了江南丝竹。        

 作为主办方，焦力老师

和唯乐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对演

奏者无微不至的接待和演出

期间专业的流程安排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成都听

众如四川辣椒一样的热情，和

在演出时安静，认真地态度让

我们倍受鼓舞。正是有这些敬

业的音乐从业人员和高品味

的观众，我们的民乐才能茁长

成长。

           （何小栋）

丝竹雅韵绕蓉城 

2 0 0 9年初春的一天，

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我有幸与闵惠芬老师相遇。

席间，当聊起“器乐演奏声

腔化”的话题时，闵老师提

到了她的一张新近之作——

二胡CD《凤吟》，并对其

中的演奏、配器、乐队与指

挥，抑或录音、合成及后期

制作都十分满意，可谓是心

仪之曲。几天后，托同仁召

唤转送了一盘与我。

芬编曲）等；中期的闵氏琴风，是

基于戏曲唱腔的浸润而长于“叙

唱”，如《新婚别》《长城随想》

《昭君出塞》《逍遥津》（京剧唱

腔，闵惠芬编曲）《宝玉哭灵》（越

剧唱腔，闵惠芬编曲）等；那么，后

期的闵氏二胡，则是在致力于汲取

中国传统戏曲和民族音乐精华的

基础上，而形成的“器乐演奏声腔

化”理念的追求。

关于闵惠芬声腔化二胡的

命题，近年来学界多有研究，恕

不累赘。以己之见，闵氏二胡声

腔化的本质，是开启了现代二胡

的寻根之路，为二胡寻找那原本

属于它的文化母体——民间音乐

和地方戏曲。

我们知道，乐器是文化的载

体，一种乐器凝聚着一种文化的

特质。在中国乐器的大家族里，

相对于钟鼓里商周的厚朴，箫笛

中汉晋的幽婉，琴筝上唐宋的铺

饰而言，胡琴类乐器，是伴着明

清鲜活的地方百戏发展而来的。

与箫笛、琴筝和琵琶相比，二胡

更属于常民的乐器，它的前身，

脱胎于中国地方戏曲伴奏、民间

歌舞伴奏以及说唱音乐伴奏。它

的根脉深深扎在中国民族民间音

乐、戏曲和说唱之中，它的音韵

抒发着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人

世百态。草根性、地方性是二胡

的文化母语。

近世二胡，不到百年的时

间，已经从草根情结到文人意

识，又从文人意识到民族象征，

实现了其身份转变的三级跳。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下，近现代国乐先驱刘天华等

一批先贤，把二胡从贩夫走卒手

中的一个“响器”，变成了登堂

入室、走进高等学府的一件“乐

器”；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

之后，刘氏学派一代代传人的不

懈努力，又使二胡这件乐器，逐

渐成为登临世界舞台、象征民族

精神的一件“道器”。在二胡由

“响器”成为“乐器”，由“伴奏

时代”走上“独奏时代”的行程

中，独奏二胡极力摆脱着对声乐

唱腔的依附，作着专业化、器乐

化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这种努力，在中外器乐发展

史上，似乎是一件乐器进化的必

经之路。

然而，时值今天，在近现代

中国西方化进程的走向之下，在

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态

变异的大背景中，在中国音乐教

育西方音乐课程体系的培育下，

百年里程之二胡，已由世纪初刘

天华先生的“调和之路”，逐渐

走向了小提琴化、钢琴化、交响

化的“西化之旅”。今日之二胡，

已少见昨日乡风俚语之音律；二

胡的琴风，也鲜有黎民百姓之语

风。二胡的现状，在“更高、更

快、更强”的大语境中，正沿着

工业化、标准化、竞技化的道路

一路前行，由此而引发在创作、

演奏、教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

题，深深引起了当今二胡界的思

考和忧虑。如此情境之下，重新

理解闵惠芬“器乐演奏声腔化”

的理念，就会认识到其中民族器

乐文化本源的深层问题。它不仅体

现了一位演奏家多年实践的真切感

悟，蕴含着一位艺术家为民族为大

众的毕生追求，还凝聚着一个思想

者的历史视野和艺术智慧。这种集

一世之功修炼而成的艺术智慧，值

得行走于竞技时代的二胡今人深

深思索。

在众多有关闵惠芬二胡艺

术的研究之外，令笔者持续关

注的，还有闵氏二胡中那不大

被人谈起的两点神奇：“女手男

音”和“南人北曲”。

随便翻开中外器乐演奏史，

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女性演奏

家和男性演奏家生理结构和性

情气质多方面的不同，他们的演

奏风格总会因性别差异而形成

各具特色的两大特征。一般地，

女性演奏家偏于纤巧细腻、含

蓄柔婉之情；男性演奏家多于粗

犷豪放、雄浑刚毅之气。而闵氏

二胡的琴声，既有男性之胸怀，

又含女性之情愫；既透出一般

男性所不长的精妙细润，又拥有

一般女性所不及的磅礴气势。

此外，在中国器乐的演奏史

上，由于地域之别疆土之广，无

论是古琴、古筝，还是箫笛、琵

琶，很容易由于南北地理气候、

语言习惯、性格爱好、风俗趣味

的差异，而形成南北各自风格不

同的演奏派系。通常认为，南人

偏重于清丽委婉的水灵之气，

北人侧重于厚朴遒劲的山雄之

风。而闵惠芬作为道地的苏南

水乡人，又在毗邻东海的上海就

学成长，她的琴风却既有南人

的秀美又有北人的豪放，特别

是《长城》中坚如磐石的行弓，

《新婚别》中柔肠百转的运指，

迄今依然无人能及。可以说，闵

氏二胡中“女手男音”和“南人

北曲”的独特现象，不仅成为器

乐演奏史上的一个鲜例，也会成

为后人一时难以跨越的巅峰。

毋庸置疑，闵惠芬的二胡

艺术，在中国二胡独奏时代从

“乐器”走向”道器”的途中，

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她以自己

的巾帼之躯，坚定的信念，执着

的追求，始终走在了二胡事业的

最前列，一步步实现着刘天华

及其传人“使二胡臻上品”的二

胡之梦。她的演奏涉猎之广、受

众之多、影响之大、艺术生命之

强，给二胡史留下了一个永久的

传奇。

江河悲恸  一代琴魂弓弦空

长城默哀  万世英灵浩气存

——上海国乐研究会在成都唯乐音乐厅演出


